
随 风 飘 逝 的 秋

不觉间，秋天就这么地漂在空中，没有
了庄稼，没有了绿草，一地的黄叶似睡着了。

四季之中，最怜惜秋天，令我叹惋的是
那满树的枝叶竟悄然落下，连长长的吆牛调
也显得清冷，秋收后的乡下，多了喜悦，少了
忙碌。

乡下的秋，不长。犹如两个情人的邂逅，

匆忙间的微笑和亲吻，猛地一甜，极像一颗
灿然的流星划过， 留下无尽的思念和幻想。

思绪开始涨潮，田野开始空旷，直到那虬枝
上最后的一枚金叶儿，翩然落下，才猛然间
觉得秋天来过，再寻，却早已不见了影踪，迷

茫间心想，幸福的秋可是牵着丰收的年景走
远。

秋雨也是悠然的，夹着凉的风，感觉到
冷。雨丝飘在脸上，有轻微的疼，似被茅草轻
轻地蜇了一下。

一场秋雨一场寒。雨之后，便是冰凉的
幕布，拉开了，凉风便满世界地跑，院子里清
幽的菊花也强打精神，花香里弥漫着瑟瑟的
寒，不似春天的桃花、夏天的栀子那般暖香。

秋天，枫叶满山红遍，灿烂夺目，这一片
片耀眼的红云可是大自然的一首最美的诗，

树叶在生命迟暮时用尽全力迸射出的美丽，

美得如此大度，美得如此惊艳，美得如此热
烈，美得如此清高，就连那些枯萎的草都探

着头欣赏这娇艳的红，或许，它们的心里，也
该是被这些红叶点燃了激情，私下里预谋来
年的碧绿。

雾是秋天的贵族， 没有了朦胧的深秋，

就没有了深邃的岁月，当傍晚的轻纱笼罩了
村庄，顺着声音寻去，你会发现茅草屋里漫
出的最浓的乡情。

此时，一个人走在林荫道上，踩着满地
的落叶，软软的，厚厚的，如走在软绵绵的地
毯之上。也可见香樟树的果子，满地的黑眼
珠明亮着，它在追问秋天何时才能回到树枝
之上。树林茂密，小道深深，两边的树枝牵在
一起，形成一条长长的走廊。

秋天的早晨是清冷的， 池塘里泛着清清

的薄烟， 光秃的树枝挑着那一缕缕秋风，近
看，一个个晶莹透亮的水珠，挂在枝条上，如
一颗颗透明的珍珠。树下一片滋润，也许是最
低的那滴贪恋大地，不经意间松了手，一个个
落了，跌入土地的怀抱，找到了自己的家。

月亮时常会如期而至， 穿过薄薄的云
彩，挂在天空之上，星星们眨着眼睛，等待月
亮周围的风吹来，清凉一下热着的心。月下，

坐在落地窗前，慢慢欣赏这一院月色，浓浓
的秋夜要溢出院子了，不然，蛐蛐的叫声为
何到处都是。

也会捧一壶热茶， 指尖划过那一缕茶
香，一如心被眼前的秋月醉着；袅袅的茶香
就着热气熏湿了我的眼睛，一如清冷的伊人
双袖舞叶一般，袅袅娜娜，撩动了我的心弦，

如梦如幻，欣然醉在这一朵最后的蛙鸣里。

秋叶是季节发黄的信封，信封抵达的地
方，休止了秋的琴音。整理好一个秋天的金
色，标好秋季的注解，待来年入秋时，拿出来
诵读，精彩的心动，会温暖全身。

西九华山的竹子

吴向东
西九华山的竹子
不仅可以做乐器
还能够做音乐
它们一直弯着腰
以躬耕的姿态
寻找爱情音乐

它们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海拔
在那里追求完美
它们单纯得有点过分
据说它们吞噬了一些植物

甚至还有一些动物
这些动物和植物
都犯了相同的错
那就是
曾经没完没了地偷情

所谓竹叶
就是它们爱情的全部
它们要保留下来
并且背着
不放弃哪一个部分

这些机灵的叶子
都在变小
变细
甚至远远望去
竹子异常潇洒
空空的没有牵挂

还有竹枝
还有竹鞭
还有竹须
都在用最小的分子
释放最大的爱情能量
不然
怎么会有爆竹
把许多理性的爱情
戏弄为烟花

以一缕风的姿态

刘娟
以一缕风的姿态
翻越你故乡的稻海
偷嘴的山雀是火红的鱼儿
淹没了我的脚丫和脚踝

以一缕风的姿态
拨开你头顶的云彩
绵绵的云朵是你密密的心事

带我送你个金乌照亮尘埃

以一缕风的姿态
跋涉万水千山
铺展的灵动是荧荧的萤火
照我读了一遍精选的图案
以一缕风的姿态
叫醒山岚花海

深居的简屋是厚厚的家书
瞬间让迷失的人儿分清了

东南西北

以一缕风的姿态
抚平飞鸟的每一寸毛羽
飞翔的翅膀是梦里的虹彩
带我飞过云端呼啸归来

以一缕风的姿态
穿越人山人海
冲破喧嚣
让暴雨来个痛快

二 哥

二哥，其实是我的表哥，大舅的二儿子，

因年龄大一些又很受人尊敬，平辈中比他年
龄小的人都亲切的尊称他二哥，包括许多他
在部队时的战友。

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二哥家境
贫寒，加之兄弟姊妹众多，当时的家境在那个
年代比一般的农村家庭还要贫困。 二哥自幼
聪明、好学、再加上勤快，很是惹人喜爱。即便
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也没能阻碍他崭露出的
过人智慧。 那个连肚子都还远远填不饱的年
代， 二哥就已经意识到知识对于一个人成长
的重要性。 平日里二哥不仅要照顾年幼的弟
妹，还有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放牛、收种庄稼，

所有成年人干的农活二哥基本上都干过。繁
重劳动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学习文化知识，因
家中吃饭的人多，壮劳力缺乏，大舅一直阻止
二哥读书，经常把他的书包藏起来，就是在这
样的环境下， 二哥毅然克服重重困难在劳动
的间隙兼顾着自己学习，一直把书读至高中。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用说在农村，就是在城
里高中生也很少见，正是这样的远见，为他日
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赶上特殊的动荡年代，二哥没能再
继续学业。但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和良好的自
身素质，高中毕业后的二哥穿上了那个年代
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军装。 时值七十年代末，

刚刚进入部队， 就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还
没来得及感受初入军营的喜悦，二哥就被派
往前线，这一段经历不仅让他经受了战争的
洗礼，还经历了残酷的生离死别。二哥亲眼
见证一同入伍的同乡战友和自己一起在前
线潜伏时，被敌人的狙击手击碎头颅壮烈牺
牲在自己面前。

从前线归来后，二哥凭借良好的自身素
质进入军校学习，继而成为一名军官。他深
知一个农村放牛娃能走出贫穷农村的不易，

因此二哥倍加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工作非常
勤肯、努力。后来，我成年后参军也分配到二
哥所在部队，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时，但
凡我们那个部队有重要活动，指挥数千人部
队的重任就落到他的肩上。 二哥口令洪亮，

思维敏捷，动作标准、麻利、干练，指挥方法
得当，他指挥部队动作迅速有序，队形整齐
划一，经常得到上级领导肯定和赞许。军队
是个大熔炉，它既可以锻炼人，同样也可以
为有志者提供展示能力的舞台，凭借自身良

好的素质， 二哥很快就在部队崭露头角。也
正是因为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二哥在部队迅
速成长进步，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晋升到团
职干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为了响应国家大
裁军的号召，二哥毅然脱下军装，结束戎马
生涯。回到地方工作以后，二哥依就保持部
队时的优良作风， 凭借自身良好的素质，勤
奋学习、尽职工作，历届领导都给予他很高
的评价。二哥还是个出名的孝子，从部队转
业的时候，由于在部队的出色表现，部队领
导主动帮他联系到驻地省城一个很不错的
单位工作。因为不想让他离家太远，老父亲
不太愿意，二哥毅然选择回到离父母不太远
的城市工作。年迈的父母身体不太好，平日
里二哥总要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隔三差五地
回去看望他们。

如今，年过五十的二哥或许是长期操劳
的缘故，身体状况不佳，患上小脑萎缩方面
的疾病，平时说话、持物、行走都受到很大的
影响，虽经多次诊疗，但都没有明显的康复
迹象，据说，这种疾病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
控制，到了后期，病人行走都将非常艰难。二
哥一度情绪低落，但是，很快就调整好自己

的心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坚持康复锻炼，

目前，病情基本稳定下来。我知道这对于人
生阅历中多次历经生死考验的二哥来说根
本算不了什么。 二哥的病情牵挂很多人的
心，许多千里之外多年前的老战友得知他的
病情都打来电话慰问，有很多还专程来看望
他，看到如今的二哥，心里都非常难过，也都
为他感到惋惜。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 我到二哥家去，他
跟我聊起最近他跟残联提出申请，要了一部
轮椅，我说你现在又用不着啊，他笑着说迟
早要用的。说话间，我仿佛看到了二哥坐在
轮椅上的情形，心里不禁一惊，难道二哥真
的就要在不远的将来用上轮椅了？难道这就
是那个昔日性情豪爽、声音洪亮、笑声爽朗、

思维敏捷、动作麻利、干练的二哥吗？我不敢
想也不愿去想，因为我真的不愿看到这样的
事实。多年来二哥历经千辛万苦，虽然没做
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的经历也很少有
人能及。 前半生一直不停地为了自己事业、

家庭及周边需要帮助的亲戚、 朋友辛苦操
劳， 很多人都曾受到过他的帮助和救济。待
到后半生即将退休该安享晚年时却不幸患
上疾病， 命运怎能对待二哥如此不公呢？我
实在不得其解。

前日的一天下午，陪同二哥回了趟老家。

送他回家的路上，二哥走在前面，为了照顾行
动不便的他，我紧随在他的后面。在夕阳余晖
的映衬下， 看着二哥因疾病所致而步履略显
蹒跚的背影，我的眼泪竟没能忍住流了下来。

参加阅评《信阳日报》活动有感

刘富民
廿年三度上灵山，今番始觉有善缘。

万顷湖水诉不尽，一片真情在心间。

引领舆论历寒暑，喜得四连登榜尖。

祝愿吾辈努力搞，绘就繁花锦上添。

（作者系河南省委宣传部原助理巡视员）

游 南 湾 湖

孔祥科
过河

西日沉沉懒洋洋，垂柳依依返白光。

尤喜河秋水阔，似见浅底有鱼翔。

品茶
秋山秋水照秋阳，绿园绿树绿韵长。

钟馨悠悠含古意，毛尖発発齿间香。

茶艺表演
弄碗数展兰花指，倾水几似瀑布长。

琴韵戛然眉眼动，口角含情衬端庄。

鸟岛路上
斑斑点点影重重，拂拂飒飒树间风。

暖阳一抹石子路，莺莺燕燕去无踪。

友人言，鸟岛发现时，百鸟翔集，鸟蛋遍布。某书记大
喜，决定建观鸟楼于其间，开山放炮，船拖车载，历两年之
功。楼成矣，鸟亦散矣。今日观之，唯豢养之孔雀、鸭子聊怡
倦眼。 （作者系《新闻爱好者》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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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 我那挥洒青春的故乡

商城，这个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拥有
70

多万人口的大别山革命老区农业县，曾是刘邓
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地方，是革命歌曲《八月桂
花遍地开》唱遍全国的发源地，也是当年顾准
下乡并写下《商城日记》的地方。

15

年前的
1997

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计划进入最后阶段， 我当时所在工作的河南
人民出版社，按照省直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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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位各派出
一个工作队包村扶贫的统一部署， 派出一个
由两人组成的扶贫工作队前往豫东南距离省
城约

500

公里的信阳市商城县观庙乡邬庙村。

因为我稍年长一点的缘故，被单位任命为“队
长”，就像小时候在豫东杞县农村老家时生产
队也要有一个自己的队长一样。所谓队长，本
质上是要带头干活。 让我自己当初也没有想
到的是，本来是扶贫一年即可返城的工作，一
干就是四年。

回想那
4

年的驻村生活， 我最大的收获是
思想上的一点长进， 从一个书生和一名编辑，

到一个乡村干部、一名“硕士常务副村长”，自
己在冰与火的第一线受到了直面贫困的教育，

得到了吃苦意志的磨炼。在思想认识上，由初
到乡村时的审美，到中期深入的审视，再到最
后的审思，人变得理智了、务实了，从书生理想
回到社会现实，从理想主义的半空回到现实主

义的泥土。与其说，我是被组织派去改变一个村
庄，不如说，是一个村庄改变了一个省直机关干
部的思想：农村工作是天底下最最务实的工作，

几个村干部天天要面对
3000

多口人的生产生
活， 绝不像是坐在省城的编辑部里改稿子那样
轻松。驻村的几年，山坳里夏日炎热，像个小火
盆，村部一楼的电扇呼呼扇出的全是热风，我常
常跑到附近的水塘和水牛们一起泡澡避暑。有
时晚上从乡里骑车回村或从两三里外的村民小
组返回村部， 要划上半盒子火柴照明。 一顶草
帽，一辆自行车，一个装着相机、水杯和日记本
的挎包，就是我日常出行最具代表性的行头。

因为活得真实而家常，几年下来在乡里、村
里、户上，结交了一批真心朋友。

我第一个结识的朋友， 竟然是“不打不成
交”认识的。那是刚到乡村，当我看到村里的农
户要挑担子走上四五公里的山路到乡里交公
粮，我便去找乡粮管所，碰巧所长不在，我便写
个便字给当时的所长潘焕林同志， 建议在“我
们”村设个点，派车来统一收粮。很快建议得到
了采纳，我和潘所长最后还成了朋友。后来潘所
长调到本县另一个叫鄢岗镇的粮管所当所长，

他们加工的大米要注册商标，让我给起个名字，

我根据万亩水田春日一片绿的生态情景， 取了
个“千叶春”的名字，在网上查重之后，尚无人注
册， 便约请出版社的美术编辑义务帮忙设计标
志，到省工商局备案注册。如今，“千叶春”已成

为商城县粮油企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同是由于扶贫的缘故，县扶贫办的柳学全
主任代表县扶贫办也帮扶我所在的那一个村。

我们曾是在一个战壕里打过仗的战友了，后来
他做了县财政局局长，我也从河南人民出版社
调到了上海大学出版社。一次他忽然打电话给
我， 说他们财政局在汤泉池的宾馆要扩建，要
我给想一个名字，我根据和谐社会的社会财富
应该和谐、 做服务行业又要和气生财的立意，

为之取名“财和”，得到了采纳。就在两三个月
前， 我去年调入的安徽出版集团的党委书记、

总裁王亚非一行在我的陪同下到商城考察，住
的就是这“财和宾馆”。第二天，我们去登黄柏
山，见多识广、微博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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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个粉丝的总裁
看到黄柏山半山腰的一所希望小学，还有迟浩
田将军的题字，他当即发了微博，说这里是大
别山海拔最高的希望小学，可以和前不久他去
台湾看到的一所海拔最高的小学结对子，两岸
开展友好关系可从娃娃们身上做起。他向一道
陪同的县文联主席表示， 如果县里想做这件
事，他可以在北京帮助牵线搭桥。

上次回去，又碰到了原来在观庙乡当乡长、

现在是商城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卫东亚老友。

我们对读书有着共同的嗜好， 当时他经常到村
里来看我。这次他又热情地陪同了我们，还邀请
我们参观他们开发的安居工程和投资上千万元
的县城公园。公园中有座刚建成的桥，还没来得

及取名字，他请我帮取个名，回安徽几天后，我
短信发给他，建议就叫“红桥”吧。立意是以此名
字纪念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商城先烈们，并
建议一定要请到一位老红军来题写桥名， 也达
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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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转瞬即逝，如今的这个小山村，多数农
家靠常年外出打工建起了两三层的小楼房，还
装上了空调。观庙，这个曾被《人民日报》报道过
的全国闻名的“状元乡”，每年有

100

多人考上大
学， 全国各地有上千名大学毕业生工作在各行
各业。

如今，商城县观庙乡的老朋友们，正在联系
安徽亳州这个全国最大的中药材市场， 要一起
向荒山要效益，成片开发葛根等中药材。村里的
老乡已不止一次地说：“‘李编辑’（这是

15

年前
他们对我的称呼，至今也没变），咱们村里六七
个山头的

1000

多亩山地， 还等着你来帮助我们
开发啊。”

是啊，老乡们仍记念着我这个“李编辑”，我
又何尝不牵挂着商城的一草一木呢！毕竟，在我
人生最青春的四年， 我与这片曾在战争年代为
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土地结下了刻骨铭
心的友谊。春天铺天盖地的稻田绿毯、五月间山
坡上开满的映山红、 农户家窗前屋后的栀子花
香、大石桥水库的小木船、乡政府边上桥头的修
车铺，等等，依稀就在眼前。带回省城郑州、带到
大都会上海、又带到安徽合肥的那

100

本“商城
日记”，更成了随身携带的宝贝。商城，观庙，邬
庙，一个曾经贫困过的老区，如今正在日新月异
地发展。 每年我都会带家人一起来商城一两趟
甚至更多，这里成了我们假日最喜欢来的地方。

每次到来， 我都会到村里去看看， 住上一个晚
上，和老友们喝点小酒，叙叙家常，扯扯发展，看
看学校，爬爬山岗。

4

年啊，我无数次步量过的这
田间小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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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部门工作久了， 思维在既定轨道上
惯性运行，思想麻木，独立思考的能力已渐行渐
远……

记得刚上班时，与几十个预算单位打交道，

收支简单明了。 那些年， 财政与部门的关系用
“两情相悦、岁月静好”来形容是不为过的。近年
来，随着财政支出范围的扩大，涉及民生的项目
越来越多，用于公共方面的支出成倍的增长，财
政部门的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人更辛苦了，但
部门、 公众对财政的满意度并未像预想的一样
相应的增加。

问题出在哪里？以前没细想过。前些天，女
儿写论文，为了开阔视野，买了几本参考书。我
随手翻开一本李炜光的《税收的逻辑》一书，刚
翻几页，就被其中的观点所吸引。李炜光教授认
为，财税问题出现的原因不在财税本身，而在其
外。作为一名从事财政工作的人员，我感觉得到
了解脱。

书里，李炜光讲述了一则他看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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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一次，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长，向他
提出来一个问题：“总统也得找你们要他的钱？”

“你们”指的是美国国会，“要他的钱”，就是总统
的钱。 李炜光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微妙。 原因
是，邓小平年轻时曾去法国留学，所以他在中央
高级领导人中属于对西方的制度文化相对来说
是比较了解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呢？会不会是“明知故问”？如果是，那他这个问

题就不是问给美国人的，而是提出来让当时的中国人去思考的。那么，

从提问到现在
30

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贯穿了这个时代，如今我们能回
答好这个问题了吗？我们的官员、学者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了吗？

李炜光从这个故事入手，在治税权归属、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纳税
人权利、税收伦理、公共支出归宿、预算拨款权、预算法修订、公民意识
与自由、央地财政关系、收入分配改革等方面谈到他的观点。指出财税
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基本政治权力的来源和配属问题。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的主旨是阐释财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税
权、财政预算的真相；下篇则致力于通过税制改革、减税、收入分配等话
题分析我国现有财税制度，并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间接税等方面探
讨与普通纳税人切身相关的财税现状。 从基础概念的阐释到外国先进
做法的介绍，从现状分析到未来展望，作者力求把枯燥艰涩的财税文字
写得通俗易懂又带有汉语美感， 书中不乏生动有趣的案例和令人会心
一笑的类比，是财税常识的普及和启蒙之书。

在过去三十年间，财政、税务学理论相比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
至社会学等学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在所有社会
科学理论中，财税理论肯定是最为陈旧的了。就以我和女儿的教科书为
例来说吧，我的大学时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记忆中教科书涉及
税收的特性时，把它归纳为“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统称税收三性。

这是五十年代起，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学说。时过二十多年，中
国的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女儿大学时教科书对税收三性
的解释竟然一点没变！这倒不难理解，导致这种状况的最直接的原因是
财税理论的实用性，它从一诞生就是政府的理财学。从这个角度看，活
跃在公共空间的绝大多数财税专家学者们在忙着解释政策， 为政府的
财税活动提供论辩， 在财税理论的进步与发展上做些个技术层面的修
修补补，这似乎也正常。

然而，这样的专家为什么每每遭到公众的嘲笑？从事财税工作的部
门为什么守职尽责还会令公众不满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或许最为
深层次的原因是，转型中的中国要求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财税视野，尤
其是财税制度大转型的理论言说。 李炜光是这个时代罕见的财税问题
之“思想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敏锐地意识到财税大转型才是这
个时代的大问题，于是转向这方面的思考、研究。他对财税的政治经济
学、财税的政治学、财税的法学和社会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
甚至还思考了财税的伦理学。通过这些思考，李炜光有效地回答了困扰
公众的诸多疑惑，因此获得了公众的尊重，也使如我这样从事财政工作
的人为自己努力工作却得不到社会认可而释然。

以往总认为预算是经济的范畴，财政部门是经济部门，自己从事的
工作是经济工作。但李炜光教授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预
算是政治的问题，而且处于一个国家政治的核心地带，是政府最重要的
施政宣言和施政纲领，是联结政府与人民的财政纽带。因为几乎所有涉
及政治的议题，如法治、国民福利、军事、外交、教育、医疗等等，其中的
每一项都可以在预算中找到它的对应项。从这个角度看，李炜光说预算
是政治问题，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有道理的。

2008

年， 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有关政府改革的提问时突然提高声音
说了下面一段必将载入史册的话：“我想讲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 这是
很少涉及的问题。我们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结
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
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总理无疑是懂财政史的， 他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必然规律：

社会的发展、变革无一不是从财政体制的改革起步的。如果政府在政治方
面的治理和改革不能与其预算紧密挂钩，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获得成功。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又在从事着这份工作，为了不负时代重
托，应该更加勤于思考、努力工作，为财政事业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坚信财政进步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

《税收的逻辑》一书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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